
她剪短頭髮，塗紅嘴唇，然後成為⾵暴

1926年的某個午後，上海街頭的電⾞叮噹駛過，⼀位短髮女⼦對着櫥窗玻璃抿了

抿朱唇。她裹着緊⾝旗袍的腰線像⼀道挑釁的弧光，⾼跟鞋踩碎了⽯板路上的倒

影。同⼀時刻，東京銀座，幾位留著波波頭的和服女⼦，肩披假⽑領，在藝術裝飾

風的咖啡店裏享受下午時光；蘇聯⼀間⼯廠，剛剛拿到薪⽔的女⼯們正討論怎麼把

僅有的65盧布花在化妝品和絲襪上，以及晚上去哪裡跳舞——她們互不相識，卻在

全世界的報紙廣告、電影銀幕和道德審判中共享同⼀個名字：摩登女郎。

她們在全球化浪潮中浮動，代⾔商品社會，也挑戰⽗權秩序。她們為何能同時成為

全球資本主義的⾏銷策略、保守派的⿇煩製造者，以及⼀代少女夾在⽇記本裡的剪

報？

婦女節這天，我們翻開這本《摩登女郎》——⼗⼆位學者，歷時近⼗年，在世界史

框架下分析來⾃五⼤洲、九個國家的摩登女郎，揭開的不是⼀段被浪漫化的復古時

尚史，⽽是⼀場女性爭奪⾃我定義的隱秘戰爭。當商品、殖⺠、⺠族主義與性別政

治在兩次世界⼤戰間劇烈攪拌，那些被稱作「摩登」的姑娘們，正⽤捲髮棒、絲襪

接縫線和百貨公司購物袋，⼀⼨⼨丈量⾃由的邊界。「她想讓⾃⼰被看⾒，並改造

世界對她的看法」——這句印在書腰上的宣⾔，或許也是百年來所有女性共享的潛

台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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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摩登女郎研究⼩組是⼀個怎樣的組織？

2000年成立於⻄雅圖的「全球摩登女郎研究⼩組」，是由華盛頓⼤學⽂學批評、歷史、

⽂化研究、女性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等多領域學者組成的⼩組，成員包括⽩露（Tani E.

Barlow）、董玥（Madeleine Yue Dong）等。

《摩登女郎》⼀書是「全球摩登女郎研究⼩組」歷時七年的協作研究成果。⼩組串聯東

京「東亞摩登女郎與殖⺠現代性」姊妹團隊，以兩⼤核⼼問題剖析「摩登女郎」的現

象：為何在1920⾄1930年代，摩登女郎同步現⾝於非洲、亞洲、歐洲與北美？她們的全

球性體現在哪裏？從書中15位學者的研究和評論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摩登女郎不僅是時尚

符號，更是性別政治與現代性碰撞的全球載體。

《摩登⼥郎》插圖

20世紀初，全世界各地為什麼同步掀起摩登女郎風潮？

1920⾄1930年代摩登女郎的全球風潮，源於美國跨國企業在廣告與電影產業的主導地

位。美國公司如蜜絲佛陀（Max Factor）、伊麗莎⽩雅頓（Elizabeth Arden）透過⾼預

算廣告策略，將「波波頭、紅唇、修長⾝型」的摩登形象推向四⼤洲。這些廣告將女性

置於戀愛、運動、梳妝等新場景，並以「科學清潔」、「膚⾊改良」等訴求，將⾝體修

飾與女性⾝分緊密綑綁。儘管美國化妝品廣告佔據國際主流，其傳播並非單向輸出，⽽

是與全球英⽇殖⺠市場、本⼟企業等等交互作⽤。例如，印度《時報》以本⼟電影明星

戴維卡拉妮（Devika Rani）推銷美國香皂，中國插畫師融合法、德、美藝術風格塑造摩

登形象，顯⽰審美元素的跨域混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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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球廣告機制之外，摩登女郎現象的出現更根植於地域性的⽂化抗爭與政治張⼒。美

國⿊⼈企業家C・ J・沃克夫⼈的廣告避開⽩⼈審美標準，刻劃出專屬非裔摩登女郎的⾃

信形象，抗衡當時美國的種族隔離結構，將美容產業轉為種族賦權戰場。⽽在⽇本沖

繩，摩女現象則折射出殖⺠同化政策的影響。1930年代，⽇本帝國透過學校推⾏「風俗

改良」：女學⽣穿和服、學「普通語」，成為「⽇式現代女性」的樣板，塑造出迥異於

⺟輩的審美與主體性。摩登女郎因⽽既是跨國資本推銷的商品符號，更是因應各地的階

級、種族、性別、政治等範疇，在不同時間點交織⽽成的⽂化產物。

當我們談論摩登女郎時，我們談論的是誰？

摩登女郎是20世紀上半葉全球同步現⾝的⽭盾集合體。從上海、孟買、東京到柏林、約

翰內斯堡、紐約，她們多以波波頭、紅唇、時尚衣飾與直率情韻為標誌。這些女性在不

同地域擁有不同名稱——「⾶來波女郎」（美國；flappers）、「噶鬆女郎」（法國；

garçonnes）、「摩女」（⽇本；モガ）、「摩登⼩姐」（中國）、「中學女⽣」（南

非；schoolgirls）或「新女性」（德國；neue Frauen）——卻共享⼀種叛逆特質：她們

現⾝於街道、⾞站、辦公室、舞廳等公共場域，挑戰著傳統性別⾓⾊和形象。

在本書的論述中，摩登女郎既是真實的歷史⾏動者，也是媒介建構的消費幻影。在上海

的廣告中，資本主義將「性感摩登女郎」形象批量複製，應⽤於食品、房地產甚⾄化肥

廣告，形成「辨識度⾼卻缺乏新意」的商業語⾔；在印度，摩登女郎是現實中的電影女

星，她們⽂化修養豐富、⽗輩體⾯，隨⺠族主義興起掀起⼀代風潮。從法國以「美」來

爭取女性參政空間的女報⼈，到德國納粹宣傳畫報上的⾦髮⽩⼈女郎，摩登女郎的⾝分

圍繞著消費主義、外表、商品⽽構成，她們既可能淪為宣傳噱頭，但也同樣可能成為反

抗的主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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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登女郎追求什麼？冒犯了誰？

摩登女郎是個⼈主義的象徵，也是集體焦慮的投射。透過風格、符號與展演，女性挪⽤

「摩登特質」重塑主體性，希望⾃⼰得以被看⾒；⽽社會在摩登女郎代表的是「性解

放」、「經濟獨立」還是「空洞商品」的爭論中，曝露出她們對既有秩序的衝擊。

⽗權體制⾸當其衝：她們敢於⾃由戀愛、追求教育、穿著和⾏徑⼤膽，直接挑戰男性對

公共空間與家庭⾓⾊的壟斷。在1920年代的中國，她們的時尚打扮模糊階級界線，雖然

她們打扮的⽬的也是為了尋找對象，但⼈們無法區分摩登女郎扮相的年輕女性來⾃於哪

個階層、其道德標準的⾼低，威脅了精英的婚嫁市場。她們為婚姻關係帶來的新⾏為模

式和態度，從內部削弱了⽗權家庭。

摩登女郎也挑戰了種族主義——澳⼤利亞原住⺠女性穿戴現代服飾時，被⽩⼈嘲諷為

「笨拙模仿」，實則揭露殖⺠者既要利⽤她們服務「⽩⼈現代性」，⼜恐懼其突破「原

始⼈」標籤的能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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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識形態衛道者亦視摩登女郎為威脅：蘇聯布爾什維克將摩登女郎的短裙、爵⼠舞批判

為「資產階級墮落」，認為她們的「情⾊時尚」分散⾰命注意⼒；中國漫畫家則將職業

女性描繪成「拜⾦玩物」，指控其消費習慣「瓦解家庭⽣產單位」。這些指控背後，是

對女性掌控⾝體、經濟與情慾主導權的恐懼——當摩登女郎在廣告中回望男性凝視、在

舞廳主動邀舞，她們不僅顛覆「被觀看者」的被動⾓⾊，成為了⼀個慾望的主體，更有

能⼒去正視和物化那些嘗試物化她們的對象。

摩登女郎的出現，是20世紀女性主義運動的⼀部分嗎？她們和新女性有何不

同？

摩登女郎並非女性主義的對立⾯或衍⽣物，也並非新女性的後代，⽽是現代性⽭盾的顯

影。摩登女郎常被簡化為20世紀消費⽂化的產物，與倡導社會改⾰的「新女性」形成對

立——前者以⼝紅、⾼跟鞋等商品定義⾃我，後者則被塑造為知識分⼦與制度挑戰者。

但本書展現的新女性（如法國的瑪格麗特・杜朗，她推崇「審美政治」、打破新女性

「嚴肅古板」的刻板形象），她們既是思想先鋒，亦擁抱消費⽂化，透過廣告和摩登時

尚推廣理念；⽽摩登女郎雖常被標籤為「輕浮」，其⾝體展演與商品選擇（如澳⼤利亞

原住⺠透過打扮改造⾃⼰，對抗種族主義）仍隱含顛覆性。兩者皆以「公共可⾒性」衝

擊傳統，差異在於⽅法——新女性爭奪話語權重構秩序，摩登女郎則以視覺衝擊性別規

範。摩登女郎曝露資本社會對女性⾝體的規訓，卻也同樣利⽤商品在消費主義與性別議

題間開闢縫隙。

學界對兩者關係的辯論，亦體現在本書之中。摩登女郎研究⼩組傾向將新女性視為摩登

女郎的具體化⾝，並以「女郎」（Girl）取代「女性」（Woman），凸顯「女郎」⼀詞

所代表的年輕女性挑戰⺟職和婚姻這些社會規範的能動性。但亦正如本書後半部分的評

論⽂章所指，摩登女郎的「可觀性」可能消解新女性奠定的話語權⼒——即使新女性對

體制造成嚴肅的威脅，其訴求也可能因「女郎」的標籤⽽被貶為輕浮消遣。摩登女郎和

新女性的共存與互斥，背後映射出女性賦權的複雜光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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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她的現代史」書系

《女性，戰爭與回憶》

李丹柯 著  

香港中⽂⼤學出版社

點擊封⾯即可在【京東】購買

「她的現代史」書系今年還將出版王政教授的《五四女性：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⾏

者》，敬請期待。

港中⼤出版社年度⼤減價即將開始

點擊圖片了解詳情

不激不随
⾹港中⽂⼤學出版社的公眾平台 ｜ ⽴身天地 安守边缘 守先待后 不激不随

394篇原创内容

公众号

Scan to Follow

港中⼤出版社 2025年03⽉07⽇ 17:08Original 不激不随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5ODMwMTgxOA==&mid=2734710645&idx=1&sn=76e091fd4ef3a033f0bae3c5983238bf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javascript:void(0);

